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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评论

□吴兴刚

米易的甘蔗，最早生产出的是一种
汁水——柘浆，稍加澄清，即可直接饮
用。后来，随着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民间
商道连接起山外的世界，善于动脑筋的
人将柘浆进行熬制，生产出了一种能够
携带、运输，较有形状的产品。这种叫

“餳”（音“táng”）的产品随着马帮流
动，渐渐地为人们带来了收益，因为当
时此地名迷昜，人们以其为名，称之为

“迷昜餳”。如今，在民间还流传着“迷
昜餳”与司马相如的一段佳话。

汉代文学家、有“赋圣”和“辞宗”之
称的司马相如因弹唱那首著名的《凤求
凰》，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
动，暗许芳心，私奔后当垆卖酒，琴瑟和
鸣，传为佳话。然，后一段时间里，美人
衣带渐宽、日益憔悴，幸得有人寻来“迷
昜餳”，辅以生姜、大枣熬汤吞服。数日
之后，文君面色红润，如明珠生辉，美玉

莹光，越加妩媚动人。数年之后，司马
相如经略西南夷，“通零关，桥孙水，以
通邛都”，把安宁河流域的米易之地纳
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与之相随，一条
由四川到身毒（今印度）的零关道（沟通
四川与云南的古商道）被开辟出来，成
为中国西南繁忙的贸易线路，这条也被
称作西南丝绸之路的官方商道，后来又
成为茶马古道的一部分。这条大道的
开通，为“迷昜餳”等特产通江达海提供
了一条便捷的通道。

相传，公元225年，诸葛亮“五月渡
泸”，率兵南征，“深入不毛”。其间，他
率军来到泸水（金沙江）江边，只见瘴气
弥漫，数尺之外全无视线，将士们畏缩
止步，危机毕现。诸葛亮当机立断，马
上让士兵们筑竈（灶）搭锅,砍伐河畔野
生甘蔗，取汁熬浆，加上面粉，做成馒
头，祭祀河神，果腹将士。数日之后，天
澄地朗，河清海晏，军心振奋，一举渡
河，平定西南，留下了七擒七纵之传世

佳话。后来，诸葛亮将其发明的“直风
灶，连环锅”熬制之法无私地传授给了
孟获，孟获又将其教授给了属民和安宁
河畔的种植蔗人。

蔗糖上市时节，集镇上散发出的香
甜，与河畔糖坊里飘逸出的醇香交织，
迅即浸染了整个山川河流。生于斯、长
于斯的《邛嶲野录》一书的作者何东铭，
引用苏轼的诗句赞叹米易蔗糖：“江河
与中吟，共此一味水。冰盘荐琥珀，何
似糖霜美？”形象生动的描绘，让米易蔗
糖的甜美形象顿时跃然纸上。

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探索和光大，
当年，诸葛亮传授的熬制之法已进化为
今天令人津津乐道的古法红糖技术，走
进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行列。的确，自汉而起，
承唐而兴，借烈烈两千多年灶火，一块
以“不毛之地”不为人知的偏僻之地，逐
渐舟车辐辏，商贾云集，集镇熙熙攘攘，
摆满了形状各异的碗碗糖、生肖糖之

类，当然最常见也是最受人欢迎
的是长方形、俗称砖糖的红糖。

米易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开始大力发展甘蔗糖业生产，用机械
化生产白砂糖，在本世纪初突破入榨甘
蔗三十万吨，生产白砂糖三万多吨的历史
纪录。此后，因为市场变化而盛入衰。继
承了糖业生产衣钵的米易华森糖业有限
责任公司，复活了米易红糖的历史。熊熊
炉火，燃起的不仅是企业的重生希望，而
且是对早已移植到中高山区甘蔗的拯救，
也承担了以此带动新山傈僳族脱贫的重
任，延续了中华民族尊崇自然、顺势而为，
续写民族交融的文化根脉，成为米易县民
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一块光彩夺
目的金字招牌。

如今的米易红糖从甘蔗取汁到最
后的成品入库，依然秉持自然法则历
练，全程物理方法自然结晶，以拙朴的
熬制工艺，把对天地万物的心意和创新
发展的才能，“接力棒”一般代代相续。

雾锁霞光。（丁锐 摄)

□刘永贵

周末，去乡村走走
软软的泥土依然亲切
庄稼地是一幅全新的油画
玉米杆正在瘦身
两只小鸟立于杆间打闹
走进绿色的山林
采木耳采鸡枞
想和大自然说说话
想说的就是要感谢大地的馈赠
不知道怎样才能报答这一片深情
只好在这风中放牧心灵

诗意花城米易蔗糖：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

□罗松

纵有千难不示人，漫将惆怅付埃尘。
独觞莫道知音少，明月清风亦至亲。
本土诗人杨开连的这首七绝《饮

酒》，以极简练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孤高
而自足的精神画卷。全诗不见酒宴之
喧嚣，唯有独觞之沉静，但在这沉静之
中，却蕴藏着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磅
礴力量。

首句“纵有千难不示人”，起笔便
定下了全诗坚韧而内敛的基调。这
是一种成熟的生命态度，将万千磨
难深藏于心，不事张扬，不乞于
人。一个“纵”字，充满了对世间
坎坷的蔑视与坦然，展现了主体
精神的强大独立性。

承句“漫将惆怅付埃尘”，
则进一步将这种内在情绪升
华。那片刻的“惆怅”如同
尘埃般被轻轻拂去，一个
“漫”字，尽显洒脱与不

屑。前两句由“不示

人”的内敛，到“付埃尘”的超越，完成了
从承受苦难到释然放下的精神进阶。

转句“独觞莫道知音少”，是全诗的
转折点。从内在修养转向外在情境——

“独酌”。但诗人笔锋一转，否定了世俗
对于“知音少”的哀叹。此句巧妙地为
结句蓄势，将诗意引向一个更为辽阔的
境界。

合句“明月清风亦至亲”，是全诗的
点睛之笔，意境豁然开朗。当诗人举
杯，桌上的知己不再是同类，而是亘古
的明月与无碍的清风。它们被引为“至
亲”，这是一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至
高境界。诗人的世界非但不因孤独而
狭小，反而因与自然宇宙的契合而变得
无限宽广。

此诗深得唐人绝句之妙，尤其是与
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旷达
一脉相承，但又更具现代式的内省。它
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在人群中找
到慰藉，而是在独处时，能与整个宇宙成
为至交。这杯酒，饮下的不仅是酒，更是
一份孤傲的风骨与一份自在的禅心。

于独酌中见天地心
——本土诗人杨开连的七绝《饮酒》赏析

□周越

在仁和区大田镇宝兴山脚下的银
鹿村，传说在三国时期这里曾是诸葛
亮的战马放养地。如今，银鹿村除了
芒果出名外，它所拥有的独特民俗文
化更是光彩——两位婉约动人的农家
女子在前、一位阳刚健壮的男子在后，
手举“祥龙”，时而旋转、时而翻滚，在
鼓点声中挥洒热情，彩龙翻腾、独龙耀
目……一条条活灵活现的“板凳龙”翻
滚在村民们的手中，舞出了欢乐、舞出
了喜庆、舞出了丰收。

这就是来自银鹿村传承上百年的
文化遗产——板凳龙。

仁和区文化馆馆长梁家诚说，大
田板凳龙自清朝便从元谋传到了这片
土地，一直流传至今。一条“板凳龙”
由三人组合而成，在田间小道、农家小
院，农闲时处处都能看到这样的“风景
线”。板凳龙用最生动、淳朴的方式将
劳动人民的笑容镌刻流传，让当地丰
富的民族文化延续不断。

舞蹈里的美好愿景

银鹿村的“板凳龙”表演队在坝子
上排练动作，板凳龙第七代传承人、
36 岁的廖国良在一旁数着拍子打着
节奏。

她说，小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多的
娱乐方式，平时看乡亲们唱歌跳舞就
是最开心的事了，其中最精彩的就是
舞板凳龙。她笑着问记者：“你知道板
凳龙为什么是两女一男吗？”

传说，以前有段时间一直不下雨，
大旱可愁坏了村民们，就连村里小河
沟的水也所剩无几。有一天村里一农
户全家下地干活的时候，看见小河沟
里有一条“小龙”陷在泥里翻滚挣扎，
于是这户人家赶忙拿来一条板凳帮助
小龙上岸，可这小龙刚上岸就没了影
儿。农户抬头张望寻找小龙的时候，
却看见乌云滚滚，不一会儿就下起了
大雨。农户喜极而泣，跪地而拜，称是

“龙王”显灵了。后来村民们为了感谢
“龙王”，便创作出了板凳龙舞蹈，刚巧
救助小龙的一家人是夫妻俩和女儿，
就有了“两女一男”的组合，还有着“翻
龙”“举龙”等动作。

板凳龙最初就是一根板凳舞叫
“耍凳子”，与狮舞、九连环共同组成闹

花灯戏。表演者举着光板凳起舞，属
于花灯中表演形式之一。当地农民
在农闲时，以家庭为单位 3 人合舞一
条木凳，自娱自乐，后来在表演中加
入了比赛的环节，以难度大小决定胜
负。舞步有十字步、调整步、穿梭翻
龙三个动作，音乐采用的是近似云南
花灯的曲调。

板凳龙的凳子长 99 厘米、高 50
厘米，主要材料就是木头。上面用
竹 子 和 稻 草 编 制 而 成 的 草 龙 为 道
具，龙身长 110 厘米，龙头高 50 厘
米，龙尾高 57 厘米。龙是用尼龙线
绑在凳子上。

舞龙由三个人配合完成，三人一
般是一男两女的组合，两个女孩执板
凳龙的前腿，两人的距离在一个拳头
左右，男子在后用两只手拖住凳子的
两条后腿，掌握整个凳子的中心保持
平稳。

舞动时，三人配合走四方步，步伐
要统一，注意步子之间的距离，跨步不
可超过 10 厘米。每走一步都有特殊
意义，一步踏吉祥，二步踏富贵，三步
踏和谐，四步财门开。所以，要求男子
舞者刚劲有力、女子柔美自然。

主要的“翻龙”动作也是有技巧
的，两个女子面对面站着，两手握住凳
腿把龙身从两人之间翻转开来，左右
两边一边两圈；男子在后，左右手交替
握住凳腿，配合两个女子的拉力，掌握
龙身和龙头的方向穿梭在两个女子之
间，完成翻龙的动作。

“转龙”动作表达的就是庆祝风调
雨顺、庄稼丰收的高兴场景。首先，
板凳龙在三人侧面放平，看上去龙像
卧倒的样子，三人两只手拿住凳腿，
一个女子成半蹲状，另一个女子和男
子背靠站好，女子要站直，手往前打
直拉好凳腿，站着的女子为轴心，半
蹲的女子和男子围绕着轴心转圈，也
是左右各两圈；换成另一边时，女子
也互换一下动作，来完成转龙的动
作，从上往下看，像一条条小龙在欢
快的旋转跳舞。

梁家诚说：“经过百年传承，我们
今天看到的板凳龙已经十分精美。”

坚定的传承之路

廖国良家祖祖辈辈都会舞板凳
龙 ，但 随 着 家 里 的 长 辈 们 逐 渐 衰

老，“传承人”这个担子就落到了
她的肩上。

她说，如今的板凳龙表演阵容
可大可小，两三条板凳龙可以表
演，大到几十甚至上百条板凳龙
更能表现出恢弘磅礴的气势。
从清朝延续至今的板凳龙，无
论是“神话传说”，还是一代接
一代的传承人，无非都是想将
这一份民族文化瑰宝传承延
续，把大家祈求吉祥如意、风
调雨顺、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
延续下来。

在生活节奏快、娱乐方
式多的今天，历史文化传承
之路该如何往下走？

廖国良说：“板凳龙舞延
续至今，以前它可能只是大
家逢年过节休闲娱乐的一个
项目。但是到现在，它已经
不仅仅是文化娱乐项目，它
已经成为代表我们攀枝花市
的一张文化名片。”

她也认识到了目前传统
文化传承的短板：“现在年
轻人学板凳龙的还是有所缺
乏。所以，作为第七代传承
人，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加
入我们的队伍，把板凳龙文化
继续延续下去。”结合“非遗”
传承进校园实践活动，大田镇
板凳龙项目依托大田中学，积极
挖掘地方资源，开发民族校本教
材 。 现 收 集 板 凳 龙 道 具 100 余
条，服装 100 余套；将校园作为非
遗传承的承载点，开展板凳龙的传
承工作。

廖国良积极带领村民们学习板凳
龙舞蹈，希望“人人都会、家家都舞”，
如今村里有 50%以上的人都会跳板
凳龙，她和学校老师共同努力，编排
出了课间操版本的板凳龙，让孩子们
更加了解、学习、喜爱上当地的板凳
龙文化。

板凳龙先后荣获四川省第十二届
少数民族运动会一等奖、四川省农民
健身展示大会二等奖等多个奖项；
2023年，仁和板凳龙被评为四川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如今，大田镇板凳龙不仅只是当
地村民自娱自乐的节庆舞蹈，更是作
为攀枝花的文化品牌名扬四方。

□周正斌

今日攀西，雨
水不绝。环钢城
诸山，群峰幽壑，
苍翠满目。西南
形胜，有巨龙横卧
者，雄奇秀丽，松
林 青 黛 ，苍 郁 覆
山，通体黢黑，迤
逦绵长，是谓大黑
山也。

其 侧 矿 藏 富
集，煤铁钒钛诸宝
咸备，因之建城，号
曰象牙微雕，名曰
攀枝花。峰巅一塔
高耸，摩云插天。登
临远眺，斯乃钢城胜
境矣。群山环峙，中
土平旷，大江蜿蜒，屋
舍俨然，厂宇林立。四
季花发，果蔬不绝，蓝
天白云，冬暖夏凉，气候
宜人，遂称康养之地，亦
号阳光花城。昔武侯诸
葛，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平定蛮荒，岂料今朝大道通
衢，富甲一方哉！

是日，余与诸友入山。
自城乘车，经炳枣桥，过东风，

抵弄弄沟，弃车而登，循山脊历
级，重走茶马古道。连日淫雨霏

霏，林湿山重，佳木秀而繁阴，野芳发而
幽香，云雾绕而峰隐。林深阴翳，飞瀑
悬流，清泉淙淙，鸟鸣啾啾，云蒸雾蔚，
菌蕈丛生。唯山道崎岖，斗折蛇行于林
间。一峰尽，忽转一峰，目不旁瞬，足不
得息，如是十余里，腿软膝酸，汗流浃
背，始达其处。观诸友，皆仗双杖，行行
停停，采菌寻幽，气喘吁吁。夫子笑曰：

“如此山行，无事自扰，徒寻其虐也。”
正午，聚食于山坳。俄而山雨骤

至，冒雨至陡崖采野韭毕，雨止，遂原路
返。雾散云开，城市山川、桥梁道路，复
现目前。

欲得山行之乐，必先有好心境。心
中有花，何处无景？一花一草，一虫一
蚁，一碑一石，一楼一阁，一泉一瀑，一
山一涧，一江一河，初视似同，细察迥
异。自然之物，人文之迹，各具风致。
触景生情，直抒胸臆，正如孔子登东山
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也。渊明东篱
采菊，悠然见南山，荷锄夜归，乐在田
园，岂不令人神往？东坡聊发少年狂，
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
冈，淋漓酣畅，气概何雄！霞客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穷毕生之力，不避险阻，
遍历名山大川，探幽寻秘，著游记以传
世，后人称颂不绝。

今大黑山辟为森林公园，苍松翠柏，
奇峰怪石，朝观金乌喷薄，暮赏彩霞绚
烂；晴则瞰百里钢城之雄姿，雨则览云海
雪浪之推山。虽无名胜招徕天下之客，
然以其山高林密，天朗气清，居钢城之
侧，实不负“城市后花园”之美誉也。

□王国霖

“臭仁和，热渡口，好耍不过河门
口”，这句上世纪流传于攀枝花的顺口
溜，像一枚被岁月温润的老邮票，贴在
几代人的记忆册上。“臭仁和”被排在
头一位，可见那股独特的“气味”，曾是
这片土地上的印记。

儿时的我总在琢磨，仁和的名字
莫非真与“臭”字脱不开干系？可任凭
我在街巷里疯跑，在田埂上打滚，也没
能捕捉到传说中的异味。那“臭”像个
调皮的谜，藏在长辈们会心的笑里，藏
在泛黄的记忆册里，伴着金沙江的涛
声，在风里传了许多年。直到多年后，
我受仁和区作协邀约，参加了一场文
学盛会，才从仁和文联二水先生的娓
娓讲述中，将谜底解开。

二水先生自豪地告诉大家，仁和
的“臭”，是带着烟火气的勋章！

上世纪六十年代，“好人好马上三
线”的号角划破长空，无数建设者揣着
滚烫的热血与赤诚，一头扎进这片蛮
荒。攀钢高炉在群山褶皱里轰然立
起，钢花在夜空中绽成星火，而炉火映
照的，是建设者们亟待填饱的辘辘饥
肠——他们的餐盘里，正渴盼着一口
新鲜蔬菜的填实。

仁和，便成了支撑起这场工业史诗
的“大后方”。硬如铁石的土地，被一双
双布满老茧的手层层翻松，倔强的火箭
草被一寸寸连根拔起，让位于稻禾与菜
苗。田埂间、沟渠旁，农家肥的气息日复
一日地蒸腾、弥漫，在天地间发酵。那气
味确实算不上清雅，散发出来的全是粪
水的臭、秸秆的腐，混着泥土的腥，在烈
日下涨成一股汹涌的生命力。可就是这
股“臭”，藏着最实在的温暖，它裹着泥土
的芬芳，混着汗水的咸涩，滋养出一茬茬
青菜、一担担瓜果。村民们每一滴砸入
进泥土里的汗水，都带着咸腥的回甜，在
阳光下酿成了稻穗的饱满、蔬果的甘甜，
滋养着攀钢的炉火，也滋养着这座城市。

时光一转，如今的仁和，早已换了
人间——蓝天像被绕城河水清亮地洗
涤过一般透亮；河岸边垂柳依依，风一
吹，漾起了满河的碎金；昔日的菜田
旁，立起了鳞次栉比的新居；沿街的商
铺挂满了霓虹，风帘翠幕里飘出的是
咖啡的纯、糕点的香、水果的甜；桥头
亭榭里，老人们摇着蒲扇闲话，说的是
当年的“臭”，笑的是如今的“甜”……

“臭仁和”的旧影，已被晕染成烟柳画
桥、清风满城的如画新景。

我立于河畔，看柳枝轻摇，听两岸
笑语漫过，忽然就懂了：仁和那曾被念
叨的气味里，藏着的是滋养阳光花果
城的养分，撑起的是康养攀枝花万家
灯火的底气。那里面，裹着奉献的热
忱，坚韧的筋骨，更裹着一代代人把贫
瘠土地耕织成锦绣家园的热望。

板凳上的“龙”文化

仁和新影：

烟柳画桥
清风满城

放牧心灵

游大黑山记

翠野环山，水映云闲。 (余莉 摄)


